
丛林林伏击（短篇）（改）
（⼀一）
解放军对越军的打击顺利利的进⾏行行，但是越北北的崇⼭山丛林林中还有越
军残余和武装的平⺠民不不时骚扰解放军。这成为头疼的⼀一件事。为
此，362团安排⼀一个解放军侦察⼩小分队，前往旺巴地区的⼩小⻩黄泥泥
岭进⾏行行侦察。这个地⽅方据信已经没有什什么越⽅方武装⼈人员。362团
确信应该没有问题。
⼩小⻩黄泥泥岭，是旺巴地区边缘的⼀一⽚片扑朔迷离的⼭山地，如果不不是距
离通往北北⽅方的公路路有13公⾥里里，没⼈人会关注和记住它。解放军侦察
⼩小分队深⼊入到这⽚片丛林林确保清除地⽅方武装⼈人员。
“希望⼀一切顺利利”孟排⻓长⼼心中祈祷着。他时刻提醒⾃自⼰己。他可不不想
把⾃自⼰己60多公⽄斤就交代在这异国的⼟土地上，也不不想看不不到⾃自⼰己26
岁的⽣生⽇日。作为⼩小分队的指挥员，他还是清楚深⼊入这⽚片丛林林的危
险。更更担⼼心的是⼩小分队15⼈人中有⼀一半是新补充的新兵，没有什什么
经验，这才是他的⼼心腹⼤大患。
⼩小分队在密林林中⼼心地穿⾏行行，⼀一名有经验的班⻓长和⼀一个战⼠士⾛走在前
⾯面探索前进。突然⼀一名班⻓长踩中地雷雷，⼀一声巨响，班⻓长被爆炸的
冲击炸上了了天。可怜的解放军班⻓长⾎血⾁肉横⻜飞。⼀一条断腿连着⼀一根
⿊黑黢黢的⼈人鞭挂在树枝上，底下两个卵卵⼦子被炸成⻩黄⻩黄的⾁肉酱，溅
了了后⾯面那个战⼠士⼀一脸，扑⾯面⽽而来的腥膻味⼉儿把他吓得连滚带爬向
⼩小分队靠拢。
突然⽽而来的爆炸，震惊了了所有⼈人，孟排⻓长⼤大喊“赶快隐蔽”。⼩小分
队的解放军战⼠士或趴在地上，或找附近的树⽊木当掩护。两名新⼊入
伍的战⼠士慌乱躲闪中，往路路边躲藏，却掉⼊入了了越军事先挖下的陷
井中，两声惨叫，其中⼀一名战⼠士被陷井中的⽵竹签活活插死了了。惨
叫声，扰得其他的战⼠士顿时乱了了⽅方⼨寸。孟排⻓长⾼高喊“隐蔽，不不要
乱”。
解放军战⼠士端着56冲锋枪四周寻找⽬目标。可四周只有浓密的树
林林，根本发现不不了了越军的踪迹。安静⽚片刻，孟排⻓长喊道：“三班
⻓长，伤亡情况”。看到⼀一个解放军战⼠士猫着腰跑到陷阱旁，看到陷



阱内，⼀一名战⼠士宛如死狗般俯身趴在地上，数根⽵竹签透过脖⼦子、
后背还有屁眼冒了了出来，想必胯下那副玩意⼉儿被捅了了个对穿。另
⼀一个陷阱中哀嚎声不不断，只⻅见⼀一名战⼠士碰巧屁股着地，前裤裆⾥里里
伸出三根⻓长⻓长的带⾎血的⽵竹签，两个硕⼤大的卵卵⼦子被扎碎，肥屌也被
整根串串住，军裤⾥里里⼀一⽚片⾎血迹，这个年年轻的战⼠士整个下半身都被⽵竹
签钉住了了，甚⾄至屁眼⾥里里也伸进去⼀一根尺⻓长的⽵竹签。不不等救援到
来，就⼒力力竭倒在⽵竹签上毙命。孟排⻓长沉思⼀一下，命令道：“三班负
责警戒，⼆二班，收集烈烈⼠士遗物和遗体。⼆二班副”“到”⼀一个带着浓重
⼭山东⼝口⾳音、1⽶米8⾼高的⼤大汉应声。“⼆二班副，你现在是⼆二班⻓长”“是”
各班按照命令执⾏行行。
突然间，从树林林中不不知道地⽅方‘嗖嗖’地射出了了好⼏几⽀支⽵竹箭，解放
军战⼠士没有任何防备，躲闪不不及，“啊……啊……”地惨叫声中倒
下了了⼤大⽚片。⼆二班⻓长被箭射前胸仰⾯面倒地，倒地后浑身在抽搐，嘴
⾥里里冒出⾎血来，双脚在地上蹬着挣扎⼏几下就死了了；另⼀一名战⼠士被箭
射中⼼心脏仰⾯面倒地；⼀一名战⼠士被射中后⼼心倒下，趴倒在地上。三
班⻓长被射中三箭，虽⾮非致命，但是已经不不能⾏行行动，躺在地上喊着
救命，；还有⼀一名战⼠士被两只箭分别射中下腹和⼤大腿，惨叫着倒
在地上，抱着受伤的腿在地上⼀一边呻吟⼀一边挣扎着。
突如其来袭击和死亡，吓坏了了这群解放军战⼠士，他们⼜又四处开始
分散躲避、四处乱窜，孟排⻓长在喊：“快隐蔽，对敌射击”但是突
如其来的暗箭把剩下的这帮新兵吓得不不知道该如何。孟排⻓长⼀一边
寻找隐蔽点以便便观察，⼀一边努⼒力力收拢被吓坏的新兵。可是他不不知
道就在他脚下隐藏着⼀一个机关。
孟排⻓长边往树后撤的时候踩到越南⼈人射的捕兽绳套中，绳套紧紧
套在孟排⻓长的脚踝处。绳⼦子回收强⼤大的拉⼒力力，将孟排⻓长重重的摔
在地上，有些昏迷。孟排⻓长就再不不清醒状态下被倒吊在距地⾯面3
⽶米多的空中。⼀一只腿被紧紧套在绳⼦子⾥里里，⽽而另⼀一只腿弯曲着瞥向
外侧；双⼿手⽆无意识的向地⾯面垂下。原本⼿手中的56冲也掉在地上。
就在解放军战⼠士被这新⼀一轮意外吓呆的时候，另⼀一名⼩小战⼠士也踩



中绳套，巨⼤大的拉⼒力力将他重重摔在地上，⽴立刻昏厥。姿势如同孟
排⻓长⼀一样。只是他的56冲因为枪 绳还挂在他的身上。
看到指挥员这样的情况，剩下的五名解放军战⼠士想聚集上来帮忙
解救他们的排⻓长。却未料料想危险还藏在树上。埋伏在树上的两名
越南⼈人抛下两个绳套套住了了两名解放军战⼠士的脖⼦子。伴随着两个
⼈人影从树上跃下，两名被套住脖⼦子的解放军战⼠士整个身体被吊在
半空中，他们扔了了⼿手中的枪，双⼿手拼命抓住绳索，希望能将⾃自⼰己
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可是绳索越套越紧，这两名年年轻的解放军
战⼠士被勒勒得双眼翻⽩白，身⼦子拼命地挣扎着，⼀一双紧缠着⻩黄绿绑腿
的脚拼命地踢蹬着。不不⽤用⼀一会⼉儿，这两名解放军战⼠士最后⽤用⼒力力蹬
了了蹬脚，就断⽓气了了。两名战⼠士的⼫尸体被吊起，脑袋歪在⼀一边，翻
着⽩白眼，⾆舌头伸出⽼老老⻓长，身体缓慢的在空中摆动着。⼀一名被活活
吊死的解放军战⼠士⼩小便便失禁了了，尿尿⽔水流湿了了草绿⾊色的军裤和绑
腿，顺着脚尖滴下地上，⼀一⽚片狼狈的死状。
与此同时，两名解放军战⼠士看到有⼈人被吊到树上，也不不再考虑什什
么救⼈人的事情，⼀一前⼀一后向回跑。就在他们跑出不不到20⽶米的地
⽅方，⼀一个⿊黑影⼀一下扑倒落在后⾯面的战⼠士。⿊黑影快速将⼔匕⾸首插进解
放军战⼠士的后⼼心，解放军战⼠士⼀一声未发，趴在地上被杀掉。跑在
前⾯面的战⼠士听到动静回头看看，但是没有停下奔跑的脚步。更更⼤大
的恐惧吓坏了了，他只想跑的更更快。可是却被脚下绊了了⼀一下倒下重
重摔倒地上。他没有功夫去在意伤痛，只想拼命逃跑。⼀一个⼈人影
扑向他。死死压着他。
解放军战⼠士看清楚了了袭击他的⼈人：⼀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满脸
狰狞、看不不出年年级的年年轻⼈人；⽽而越南⼈人也看清了了他的对⼿手：⼀一个
满脸惊恐，没有胡须的年年轻⼈人。虽然被⾃自⼰己压倒在身下，但是这
个解放军身材⽐比他⾃自⼰己⾼高⼤大许多，他没有时间和选择，要么在最
短时间杀掉这个他不不曾谋⾯面的外国⼈人，或者被这个外国⼈人逃掉甚
⾄至他⾃自⼰己被对⽅方杀了了。摔倒的时候解放军战⼠士的枪摔到⼀一边，解
放军战⼠士仰⾯面被越南⼈人的左⼿手死死掐着下巴，双⼿手反掐着越南⼈人
的脖⼦子。这时，越南⼈人的右⼿手狠狠往战⼠士裤裆⾥里里⼀一掏，“呃～啊～



～畜⽣生”解放军战⼠士的卵卵蛋遭受重创，裤裆湿了了⼀一⼤大⽚片。解放军战
⼠士痛苦地蜷起身体，左⼿手试图掰开越南⼈人的右⼿手，右⼿手⽆无⼒力力地掰
着越南⼈人掐在脖⼦子上的双⼿手，穿着军靴的双腿奋⼒力力得摩擦地⾯面。
慢慢的解放军⼩小战⼠士停⽌止了了挣扎和呻吟，抓着越南⼈人的⾼高扬的右
⼿手也落了了下来，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躺在那⾥里里。越南⼈人也在那⾥里里
喘着粗⽓气，⼿手⾥里里还有温热粘稠的触感，显然，他是第⼀一次这么近
距离与⼈人搏杀。⼀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就在⼏几秒钟变成了了没有⽣生⽓气的
⼫尸体。
在这两名解放军战⼠士逃跑时候，两个越南⼈人拿着砍柴⼑刀冲向被箭
射中倒地的解放军战⼠士。⽽而⽤用⼔匕⾸首扑杀解放军战⼠士的⼈人影，迅速
将插⼊入解放军⼫尸体的⼔匕⾸首迅速拔出来，跳起，⻜飞速跑向被惊呆的
背着步话机的战⼠士，⼀一个⻜飞踹，将背着步话机的战⼠士踹翻在地，
⼔匕⾸首⾼高⾼高举起，做出要猛刺刺的动作，解放军战⼠士蜷缩在地上，抱
着头，不不住地发抖，看到有⼈人拿着⼔匕⾸首朝他刺刺，他喊道“饶命、饶
命、诺（布）松空叶”。拿着⼔匕⾸首穿着越南军装的⼈人，听到解放军
战⼠士喊出“诺（布）松空叶”，停了了⼀一下，⼀一脚踩在蜷缩成⼀一团的
解放军战⼠士，俯身拿着⼔匕⾸首抵到解放军战⼠士⾯面前晃了了晃，⽤用中国
话冷冰冰地说道：“投降，不不杀你”解放军战⼠士⽴立⻢马就喊道“我投
降……投降……，饶命……饶命……”
⽽而拿着砍柴⼑刀的越南⼈人冲到被箭射中倒地的解放军战⼠士⾯面前，两
名受伤的解放军战⼠士看到敌⼈人拿着砍⼑刀，惊恐的叫道：“啊……饶
命……饶命……”可能越南⼈人听不不懂，⼑刀光⼀一闪，噗⼀一⼑刀，被射中
下腹和⼤大腿的解放军战⼠士的脑袋就和身体分家，⾎血液溅了了⼀一地。
另⼀一个越南⼈人拿着砍柴⼑刀，对着被两⽀支箭同时射中⼤大腿的解放军
战⼠士猛砍下去，可能由于⼒力力道不不够或者位置不不对，这⼀一⼑刀斜砍在
解放军战⼠士脖⼦子左下侧到右胸。但是这⼀一⼑刀也是致命的。这名战
⼠士就歪着头、鲜⾎血染红了了整个军⾐衣。
穿着军装、拿⼔匕⾸首的越南⼈人，明显就是⼀一个指挥官，指挥者其他
五名越南⼈人先放下吊在树上的孟排⻓长他们两和两名被勒勒死的战⼠士



⼫尸体。将昏迷中的孟排⻓长、战⼠士和步话员捆绑结实。⼏几个越南⼈人
就开始打扫战场了了。（⼆二）
这些越南⼈人穿着当地村⺠民破烂的旧⾐衣服，有⼏几个还光着脚。他们
各⾃自奔向⾃自⼰己射杀的猎物⾯面前。
掐死逃跑的解放军战⼠士的年年轻越南⼈人,别⼈人叫他阿勇，奔到⾃自⼰己掐
死的的解放军⼠士兵⼫尸体前，开始翻检起⼠士兵的物品。56冲、⼦子弹
带，⼝口袋⾥里里能拿⾛走的⼀一切物品，压缩饼⼲干急救包⽔水壶⽑毛⼱巾……看
到没有什什么可以再拿的，他⼜又开始解开⼠士兵的裤腰带和绑腿，往
下使劲的扒下来，军裤和军⽤用⼤大内裤⼀一并被拉下来了了。越南⼈人解
开⼠士兵的⾼高腰解放鞋，⽐比划⼀一下⾃自⼰己脚的尺⼨寸，开来有些⼤大，但
是还是收起来。军裤被扒下来，越南⼈人把内裤扔⼀一边，就开始脱
掉⾃自⼰己破烂的裤⼦子，迅速给⾃自⼰己穿上。明显⼤大了了很多，谁让这批
战⼠士都是来⾃自北北⽅方⾼高⼤大的年年轻⼈人呢。这个越南⼈人紧勒勒⾃自⼰己的腰
带，确保⾃自⼰己有新⾐衣服了了。越南⼈人⼜又看到地上躺着、被脱了了裤⼦子
的中国⼠士兵，下身浓密的⿊黑⾊色丛林林中，⼀一根硕⼤大阴茎软软的耷拉
在胯下，两个硕⼤大红肿的睾丸堆在⼀一起，彰显着他主⼈人年年轻、雄
壮的标志。这个越南⼈人蹲下抓了了抓中国⼠士兵的⼤大JI'BA和蛋蛋，羡
慕、嫉妒和⾃自卑卑⼀一起涌上来。“鸡吧⻓长这么⼤大⼲干嘛，还不不是没操过
⼥女女⼈人的废物，⽩白瞎了了两个这么⼤大的狗卵卵”。
很快他⼜又⾛走向另⼀一个在逃跑时被扑杀的解放军战⼠士。这个⼩小战⼠士
看起来才12,3岁，阿勇先搜查了了趴在地上的⼫尸体，摸了了摸饱满的
屁股，然后就把⼫尸体翻过来。沾有鲜⾎血的军服，越南⼈人是不不要
的，他仍然把⼀一切能拿⾛走的都拿⾛走，也把裤⼦子扒掉，看到这个⼩小
战⼠士稀疏的阴⽑毛，不不算粗⼤大的鸡吧和蛋蛋，阿勇⽤用脚使劲踩踩，
他只是感到⼀一滩⾁肉在他脚下。他发狠的在死亡的解放军战⼠士的鸡
吧和蛋蛋上使劲踩了了⼏几脚，整具⼫尸体都被他踩得⼀一颤⼀一颤的，就
听到⼀一个⼈人在喊他：“阿勇，别踩废了了，这死狗的鸡吧留留下还有⼤大
⽤用处。”阿勇看了了⼀一眼是30岁的族兄阿庆，说“这⼩小死狗还没发育
完，鸡吧不不怎么⼤大，留留着也没什什么⽤用”说着双脚⽤用⼒力力跳上⼩小战⼠士平
坦的⼩小腹上，直把他踩得屎尿尿横流，肚⼦子陷下去⼀一⼤大块，接着，



他难忍这冲天的臭臭⽓气，将⼫尸体拖到⼀一旁，把这稚嫩的浑身⾚赤裸的
⼩小战⼠士扶着坐起来，刚好将整套性器器垂到地上，他阴笑着拍拍⼩小
战⼠士苍⽩白的俊脸，上前⼀一步将⼩小战⼠士不不⼤大的鸡巴卵卵⼦子踩在脚下，
然后踮着脚尖来回地碾，他仿佛在那张苍⽩白的俊脸上看到了了痛苦
的表情，沉浸在废掉⼀一个男⼈人的快感中，直到听到脚下传来轻微
的爆裂声，⼩小战⼠士的屌被踩成⼀一团碎⾁肉，⽽而卵卵袋也被踩破，两个
卵卵蛋都被踩得稀碎，只剩⼀一层⽪皮，阿勇就开始收拾拾他的战利利品。
同时他看着阿庆的⾏行行动。
阿庆带着⾃自⼰己的侄⼦子、还只是正太的阿⽂文 背着⼸弓箭，拿着砍⼑刀翻
检他们的猎物——两个被吊死的解放军战⼠士.阿庆带着阿⽂文先把吊
死的解放军战⼠士摆在⼀一起，作为他们的战利利品。阿庆和阿⽂文先对
⼀一个⼩小个⼦子的解放军战⼠士开始下⼿手。阿⽂文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
看到死亡的中国侵略略者，不不像别⼈人说的那么张⽛牙舞⽖爪。死⼫尸是⼀一
个只有16、7岁只⽐比阿⽂文⼤大⼀一两岁的年年轻⼈人，俊秀的脸上没有任
何表情。阿庆指挥到：“阿⽂文快把他的⾐衣服和鞋⼦子扒了了，看看你能
穿的上不不”。“奥”阿⽂文应声道，就和⾃自⼰己的叔叔开始扒制服。阿庆
负责上身，56半、⼦子弹带被拿开，上⾐衣也被⼀一件⼀一件解开扣⼦子。
阿庆拉着解放军⼫尸体的脖⼦子，让⼫尸体坐起来，脱下制服和⽩白⾊色衬
⾐衣。⼀一放⼿手任凭⼫尸体摔在地上。阿明则费了了半天才解开内腰带，
解开绑腿，很艰难的褪下军裤。把军裤褪到脚踝处，就开始去解
⾼高帮解放鞋。很快拔下来，放到⼀一边，就把军裤给拉下来了了。阿
庆把扒下来的制服递给阿⽂文，“试试合适不不”阿⽂文拿着⾐衣服⻜飞速就
把⾃自⼰己破烂的⾐衣服给脱了了，换上刚刚获得的制服。⽽而阿庆则蹲到
解放军战⼠士⼫尸体边，⼀一把把绿⾊色的军短裤给拉下来，褪到膝盖
处。阿庆看了了看解放军战⼠士的下体，不不由的说了了⼀一声“真⼤大”“叔，
什什么真⼤大”阿⽂文问道。“这个解放军的⼤大J真⼤大”阿⽂文也去看解放军
⼫尸体那裸露露的下体。确实，竖起的阴⽑毛挡不不住⼀一根像⻩黄⽠瓜⼀一般软
软耷拉的粉⾊色⼤大J，⼤大J下的睾丸真的和鸡蛋⼤大⼩小差不不多。“确实
⼤大”阿⽂文赞叹道。好了了，阿⽂文，快去把其他战利利品也收起来。



阿⽂文穿着解放军战⼠士的服装，看着精神了了不不少。在阿庆的指挥下
⼜又开始对旁边摆着的解放军战⼠士⼫尸体进⾏行行翻检。这个解放军战⼠士
是⼀一个176公分、成年年的⼠士兵。阿庆和阿⽂文很快就扒光了了这个战
⼠士。阿⽂文说“叔，这个裤⼦子和鞋有尿尿啊，还要不不要”“先收着，洗洗
就能穿”阿⽂文收了了⾐衣服，看着叔叔把解放军战⼠士的内裤。阿庆看到
的是⼀一丛繁茂的⿊黑⾊色丛林林，⼀一条⾼高顶的⿊黑⾊色⾁肉棒却直⾄至苍穹，蛋
蛋紧紧依附在⼤大J下。阿⽂文问道“叔，他的⼤大J怎么还会硬着？”“不不
知道，解放军都是流氓”“什什么是流氓？”“就是这⼤大J整天硬挺着，
想和别⼈人上床”阿庆⽤用⼿手波拉⼏几下解放军战⼠士的坚挺⼤大J，由于⼈人
已经死亡，⾎血液慢慢流失，⼤大J逐渐软下来了了。很快⼤大J恢复常
态，是⼀一根不不⼤大不不⼩小的⿊黑⾊色⼤大J，整个⻳龟头已经全部翻出来了了。
“叔，你看他内裤上⼀一⼤大滩⽩白⾊色的那是什什么”阿庆才注意到扔到⼀一
边的解放军战⼠士的内裤上有很⼤大⼀一滩⽩白⾊色JING'YE。阿庆知道这
是⼈人死前最后⼀一次射精。“量量真是⼤大”阿庆这样想着。“叔，他的⼤大
J怎么和我的不不⼀一样，没有被⽪皮包着？”“他肯定和⼥女女⼈人上过床了了，
才会这样。你还⼩小没和⼥女女⼈人睡过，就和那个解放军⼀一样”说着他指
着已经被扒光的解放军⼩小战⼠士。
阿⽂文开始仔细观察他身上⾐衣服的前主⼈人，光裸裸的⼩小战⼠士，⽪皮肤
⽐比越南⼈人⽩白很多。浑身略略显肌⾁肉形状。阿⽂文扶起⼩小战⼠士的⽩白嫩⼤大
J撰在⼿手⾥里里，使劲挤捏，⻳龟头还没有完全漏漏出来。阿⽂文攥着褪下
⼩小战⼠士包⽪皮，粉嫩的⻳龟头漏漏出来。另⼀一只⼿手开始把玩⼤大如鸡蛋的
蛋蛋。攥在⼿手⾥里里及捏如同玩保定铁球⼀一样，⼿手指来回运动，蛋蛋
上下浮动，同时阿⽂文感到阴囊中好像有⽔水⼀一般。“等会割下来再
玩，先收拾拾猎物”阿庆命令道。阿⽂文恋恋不不舍的起身和叔叔去那个
被他们砍死的两名解放军⼫尸体旁。
阿庆和阿⽂文⾛走到中箭被砍死的解放军⼫尸体旁。阿⽂文看到这样没头
的⼫尸体，特别是脖颈处的⾎血⾁肉模糊，让他有些恶⼼心。但是很很快
阿⽂文就平复了了。阿⽂文继续给叔叔打下⼿手，先到⽆无头⼫尸体处。阿庆
摘下⼦子弹带、56半然后指挥着阿⽂文把军裤脱了了。⼀一⼤大坨的⿊黑乎乎
的⼤大J蛋蛋圈在⼀一起。阿庆抓着解放军的短发，把解放军脑袋提



到阿⽂文的⾯面前。阿⽂文吓了了⼀一跳。⼀一张灰⽩白丑陋陋的脸，沾满⾎血污。
阿庆厉声说道“阿⽂文，这就是杀死你⽗父⺟母和村⾥里里⼈人的侵略略者，你要
怎么办？”阿⽂文收到刺刺激，从地上抓起枪上掉在地上的刺刺⼑刀，跪在
地上，双⼿手紧握⼑刀柄，往⽆无头死⼫尸身上连捅了了七⼋八⼑刀。由于是死
⼫尸，没有⾎血液流出来。阿庆看了了看从⽆无头⼫尸体的军裤扒下来，上
⾯面没有沾上⾎血，还能⽤用。阿⽂文真的杀红了了眼，看到⻨麦⾊色⾚赤裸的腿
露露出来了了，就⼑刀锋⼀一转，直接在死⼫尸的⼤大腿上连着刺刺了了四五⼑刀。
没有⾎血流出来只是留留下⿊黑漆漆的⼑刀⼝口和⻩黄⾊色的脂肪漏漏出来。阿⽂文
怔了了怔，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人体的脂肪，刚才的⽓气愤有所减弱，
吓坏他了了。但是当他看到⼀一⼤大坨的⿊黑乎乎的⼤大J蛋蛋，他莫名有
些兴奋，同时也感到⼀一种热流上升，要报复的冲动来了了，他要踩
爆成年年解放军战⼠士的蛋蛋。他站起来，穿着从⼩小战⼠士脚上扒下来
⾼高帮解放鞋，瞄准后使劲向解放军的⼤大J和蛋蛋猛踩过去。但是
这⼀一脚被⼤大腿多少减了了很多⼒力力道，对⼤大J和蛋蛋没有收到重创。
阿庆说：“阿⽂文，你要像我这样踩”说着，举起解放军的双腿，分
开，让⼤大J和蛋蛋充分暴暴露露在⽆无保护环境中，“要这样踩”阿⽂文接过
叔叔递过来的腿，瞄准好，抬起右脚使劲的开始攻击。⼀一开始阿
⽂文感到⼤大J和蛋蛋对重踩还有些弹性，慢慢的蛋蛋似乎成了了⼀一滩
软泥泥，软鸡吧也缩成了了⼀一条泥泥鳅⼤大⼩小……。“阿⽂文，别踩了了，这死
狗的蛋都让你踩扁了了，看看你脚上，都是他的脏⽔水”阿庆笑着说
道。阿⽂文这才定下看看他的战果：是啊，解放军的饱满的蛋蛋似
乎没了了，倒是从鸡吧⼝口流出很多⽩白⾊色带着⾎血的精液。“真恶⼼心”阿
⽂文⾃自⾔言⾃自语道。把右脚在⼫尸体的⼤大腿上蹭了了蹭，把鞋底上的精液
蹭⼲干净。他⼜又蹲下⽤用⼿手摸摸被他踩扁的蛋蛋。原本饱满的地⽅方，
摸起来就是⼀一滩烂泥泥般被阴囊包裹着。阿庆道“快去检查另⼀一个解
放军”
阿⽂文起身⾛走到离⽆无头⼫尸不不远的另⼀一句句解放军⼫尸体旁。这具⼫尸体就
是被阿⽂文刚砍死的中箭的解放军。侧卧在地上。刚才⼀一阵的猛
砍，阿⽂文没有仔细观察他的对⼿手。他⽤用脚在解放军⼫尸体上⼀一蹬，
让⼫尸体啊仰⾯面躺在地上，拔掉射在腿上的⽵竹箭。这个时候他才仔



细端详对⽅方的⾯面容。这个解放军战⼠士年年纪也不不⼤大，不不会超过20
岁，嘴上没有⻓长胡须，闭合的双眼如同睡着⼀一般。精瘦的⽠瓜⼦子脸
上粘着⾃自⼰己的⾎血迹，嘴微张，已经⼲干涸的⿊黑⾎血挂在嘴唇上。军帽
还戴在头上。巨⼤大的伤⼝口从解放军战⼠士脖⼦子左下侧到右胸，胸前
的绿⾊色军装被⾎血染成了了⿊黑⾊色。军裤也由于腿上中箭把整个军裤染
的很⿊黑。阿庆在翻检解放军的⼝口袋。阿庆拿起解放军战⼠士的军⽤用
⽔水壶和铝制饭盒，摇了了摇，递给阿⽂文，“给你⽤用”阿⽂文拿过来，看
着，这可是第⼀一次有这些东⻄西，很是兴奋。突然远处在翻检被箭
直接射死解放军战⼠士的⼀一哥越南⼈人冲着阿庆喊：“阿庆，晚上吃中
国⼈人的狗鞭怎么样”阿庆笑着回应道“好啊，挑⼀一些好的”阿庆对阿
⽂文说道：“把这个解放军的裤⼦子扒开”阿⽂文遵照指示解开解放军战
⼠士的裤⼦子，扒开内裤，稀疏的阴⽑毛，⿊黑⾊色只有7、8公分的阴茎躺
在那⾥里里。蛋蛋也不不如其他解放军那么粗壮。阿庆骂道：“这个解放
军是个废物，⻓长得这么清秀，裤裆⾥里里只有这么⼀一点东⻄西，阿⽂文，
把他卵卵⼦子给捏碎，再把他的狗鞭扯掉！”阿⽂文放下⼿手⾥里里的东⻄西，双
⼿手摸着这个帅⽓气的⼩小战⼠士的蛋囊，稳住两颗卵卵蛋后，双⼿手逐渐加
⼒力力，噗呲～卵卵蛋被捏成⾁肉泥泥，软绵绵的鸡吧头也慢慢流出带⾎血丝
的精液。阿⽂文握住⼩小战⼠士黏滑的⼩小鸡吧，⽤用⼒力力往后拽，但并未把
它扯掉，只是把它拉⻓长了了三四公分。“哈哈哈～想不不到这废物的狗
鞭还挺结实，阿⽂文，你要不不要尝尝这狗鞭刺刺身？蘸着这卵卵⻩黄酱最
好吃！”阿⽂文望着那安详的帅脸，点了了点头，便便在叔叔的指导下，
⽤用⼔匕⾸首划开温热的卵卵袋，再把⼫尸体鸡吧的包⽪皮薅下来切下鸡吧
头，在卵卵袋⾥里里蘸着，送到嘴⾥里里细嚼，顿时满嘴的腥甜味⼉儿，鸡吧
头⼗十分有嚼劲⼉儿，阿⽂文吃得嘎吱作响。“好吃吧，吃完了了就带好战
利利品，跟我来，割狗鞭”
阿庆带阿⽂文⾛走到被扒光只有16、7岁的解放军战⼠士⼫尸体旁。阿庆
蹲下，抽出缴获的刺刺⼑刀，对着阿⽂文说：“叔今天让你看看怎么收割
狗鞭”阿庆左⼿手抓起解放军战⼠士12厘⽶米的阴茎，⽤用刺刺⼑刀开始割阴
茎，来回⼏几下就锯下巨根。阿庆右⼿手从腰间拿出⼀一个刚缴获的军
⽤用餐盒，打开后把阴茎扔进去。接着开始⽤用刺刺⼑刀挑破阴囊，两个



灰⽩白⾊色⼤大如鸡蛋般的睾丸带着被JING'YE充满⽽而膨胀的附睾掉出
来，被输精管扯着显示还紧紧属于他的主⼈人。阿庆，⽤用刺刺⼑刀轻
挑，两个睾丸就和身体分离了了，掉进就在胯下准备着的军⽤用餐
盒。“叔，要着⼲干嘛”“傻⼩小⼦子，晚上你就知道了了”说着⾛走到176公分
被勒勒死的解放军战⼠士身旁，摸了了摸他的裤裆说，这个就不不要了了。
说着将他双脚叉开屁股朝上平放在地⾯面，“来，阿⽂文，你看看从他
后⾯面能不不能把他蛋⼦子给踢爆”阿⽂文点点头，站在战⼠士两腿之间，看
着他下垂的⿊黑黢黢的硕⼤大囊袋和垂到地上的⿊黑屌，嫉妒与⾃自卑卑让
他毫不不犹豫地对准战⼠士的命根抬起右脚奋⼒力力⼀一踢，“啪～”他掂了了
掂还有余温的囊袋，发现有⼀一颗⼤大卵卵⼦子已经爆掉，⿊黑屌在被踢过
后则缩得更更短，于是他退后⼀一步，连着⽤用⼒力力踢了了好⼏几下，把两个
⼤大卵卵⼦子都彻底踢碎，还把⼫尸体翻过来，从⻢马眼⾥里里⽤用⼒力力捅进⼀一根指
头粗的树枝，这才罢休。接着，阿⽂文拿着⼩小⼔匕⾸首⾛走到阿勇掐死的
成年年战⼠士⼫尸体旁，⼤大概三⼗十岁出头，脸⾮非常的帅⽓气，180的身
⾼高，鸡吧也⼜又粗⼜又⻓长，⼤大概15厘⽶米，阿⽂文⽤用左⼿手握住他的屌根和
硕⼤大下垂的卵卵袋，右⼿手⽐比了了⽐比下⼑刀位置，然后⽤用巧劲⼉儿剜下了了战
⼠士的命根⼦子，把肥屌和两粒卵卵⼦子放到饭盒⾥里里，再把卵卵袋⽪皮塞进他
紧抿的嘴⾥里里……
远处两个身形差不不多的越南⼈人正在翻检被他们射死的解放军战
⼠士。留留着胡⼦子年年⻓长点的说：“阿聪，先来翻检这个⼤大个”说着指了了
指脚下1⽶米8的⼆二班⻓长。阿聪⾛走过来，把⼸弓箭背在身后，开始翻
检。拔掉解放军⼫尸体上的箭，解下56冲、⼦子弹带，拿⾛走⼀一切可以
拿⾛走的东⻄西。翻检解放军⼫尸体上的⼝口袋。⼀一个红⾊色的塑料料证件被
翻出来，阿聪看不不懂，丢在⼀一边。这时穿着军装、负责指挥的越
南⼈人喊道：“阿聪，那是他们的证件，咱们要收起来”阿聪听到后
回应了了⼀一声，就继续开始他的翻检⼯工作。上身已经被检查过了了。
阿聪撩开已经被解开扣⼦子的上⾐衣，解开⽪皮带，脱下⾼高帮解放鞋和
绑腿。使劲拽下死⼫尸的军裤和内裤。军裤上没有⾎血迹，阿聪⽐比划
⼀一下，裤⼦子太⻓长了了。再看看内裤，“妈的，真贱，要死还流出⽩白⾊色
东⻄西”阿聪看着内裤上的⽩白⾊色浓浊液体，，扔到⼀一边。⼜又看看健硕



的身体，“妈的，真漂亮”，阿聪赞叹道，解放军⼫尸体修⻓长的腿和
健硕的身体，六块腹肌，深深吸引了了他。阿聪的双⼿手在解放军战
⼠士上不不停地抚摸，⽽而他⾃自⼰己的莫名的兴奋，⾃自⼰己的⼩小J也硬起
来。但是看到解放军的的下体，多少有些失望，整个⼤大J呈现半
勃起状态，但是⻓长度⼀一般，⻨麦⾊色的⽪皮肤衬托下，⼤大J显得过于
⿊黑。两个蛋蛋由于刚才的射精紧紧贴附在⼤大J下。“⻓长得这么⾼高
⼤大，狗鸡吧却这么⼩小”阿聪抓住JI'BA嗤嗤的笑了了笑。趁着同伴们
打扫战场，阿聪⽤用⼔匕⾸首竖着割开⼆二班⻓长的⼦子孙袋，⼀一直割到会阴
处，两颗灰⽩白的卵卵蛋流了了出来，被阿聪两⼝口嚼烂吞下肚，他⽤用⾎血
淋淋淋淋的⼿手掏出这个壮汉粗⼤大的屌根，再⼩小⼼心地割下，将这整根半
硬的鸡吧⼀一点⼀一点插进⼫尸体紧致的后⽳穴，并且来回抽动。“哈哈哈
哈～这么壮的狗，居然被⾃自⼰己爆了了菊花！”说着，他脱下刚从他们
身上搜刮下来的裤⼦子，趴在⼫尸体的腹肌上，⽤用⾃自⼰己⼩小⼀一号的⿊黑鸡
吧狠狠地插进⼆二班⻓长裆下⾎血淋淋淋淋的洞洞⾥里里抽动，没⼀一会⼉儿便便泄在⾥里里
⾯面……“阿聪快去搜搜其他的中国狗”穿着越南军装的阿武看到翻
检的差不不多，⼏几名解放军俘虏也差不不多醒了了，就招呼到。阿聪⾛走
进陷阱⾥里里，提起趴在⽵竹签上惨死的战⼠士，三下五除⼆二卸下了了他的
枪⽀支弹药，⼜又扒光了了他的⾐衣物，把带⾎血的⾐衣裤都丢掉，暗骂⼀一声
可惜，便便吐了了⼀一⼝口唾沫，操⼑刀把⼫尸体的12厘⽶米⽩白嫩带⾎血的软鸡吧
和卵卵袋割下来，装到饭盒⾥里里，跟阿武带上枪⽀支战利利品和俘虏，返
回营地。
丛林林中就出现五个穿着解放军军装端着枪和很多东⻄西的矮个身
影，押着三个被困陪绑起来的解放军，⾛走在最后的是阿武。
⽽而刚刚伏击过的场地，⼗十⼀一具⼫尸体，或被完全扒光，⾚赤裸裸的躺
在地上；或军裤被扒下废屌和空空的卵卵袋聚在⼀一起；或下身空荡
荡，原本体现男性特征的地⽅方⿊黑洞洞洞洞的，甚⾄至还渗出些许⽩白
浊……
（三）



太阳已滑向天边，经过三个⼩小时的翻⼭山越岭，阿武⼀一⾏行行压着三名
俘虏回到他们的出发地——⼭山岭中⼀一⼩小⽚片平缓地。⼀一个隐藏在⼭山
岭中不不易易被发现的地⽅方。
阿武让⼈人把三名解放军俘虏绑在树⼲干上，就安排这帮跟着他的⺠民
兵准备晚饭。
⼏几个⺠民兵就开始⽣生活架锅。很快阿庆他们欢笑着，不不知从哪⾥里里拉
出来⼀一⼝口不不是很⼤大锅。阿庆把阿聪缴获的“狗鞭”倒在锅⾥里里，往⾥里里
添⽔水。同时，阿从他们⽤用⼏几根铁棍把餐盒⾥里里的⾁肉球串串起，放到⽕火
上烧烤。
看着阿庆他们忙着⽣生⽕火做饭，阿武⾛走到解放军俘虏的身边，看了了
看绑在最左边的解放军：是⼀一个⽐比⾃自⼰己⾼高半头⼤大约178左右25、6
岁坚毅的解放军，穿着带着四个兜的解放军绿制服。阿武知道，
这是解放军军官的标志。阿武看到这个解放军紧盯着他，眼睛⾥里里
似乎冒着⽕火，阿武知道现在还不不是审讯他的时候。看下⼀一个。
下⼀一个俘虏是⼀一个差不不多175公分⾼高、瘦瘦的少年年脸上稚⽓气未
脱，⼀一脸惊恐的看着⾃自⼰己。最右边是那个报务员，差不不多和旁边
的⼩小兵⼀一样⾼高，只是壮⼀一些，这个报务员看到阿武⾛走过来，就喊
“饶命饶命”这个声⾳音喊出来，解放军指挥官和旁边的⼩小兵怒怒斥他
“叛徒胆⼩小⻤鬼，给解放军丢⼈人”
阿武快步⾛走回到解放军指挥官旁边，使劲给了了这名解放军⼲干部两
个⽿耳光，清脆的声⾳音引得所有⼈人都望着他们。阿武冷冷的说：“你
的⼠士兵都被我们杀了了，你也被我们俘虏了了，⽼老老实交代，就不不杀
你。”

“呸，解放军宁死不不降”
阿武听后笑了了笑，⾛走到报务员身边，拿出⼑刀⼦子⽐比划着问“你们的指
挥官是谁叫什什么”报务员结巴的说着“我们排⻓长就是最左边的那
个，他叫孟国庆”“很好，你叫什什么”“我叫刘毅，是362团⼀一营三连
⼆二排的报务员，今年年20岁。我招，什什么都招”报务员刘毅急切的



说。“很好，很好”阿武问道⼀一阵⾁肉昂的⾹香味，知道晚饭做好了了，
看了了看解放军俘虏说道“都饿了了吧，只要合作买就可以吃饭了了”
阿武⾛走回⺠民兵聚集处，拿着别⼈人盛好的⼀一军⽤用餐盒的⾁肉汤，闻了了
闻，问道“中国⼈人的狗鞭？”阿庆笑道，“对啊，武队⻓长，你也补⼀一
补”阿武端着盛满⾁肉汤的餐盒来到解放军俘虏的前⾯面，诱惑着解放
军俘虏说：“只要合作，晚上就有⾁肉汤喝喝，还不不会死。谁愿意合
作”阿武⼀一个⼀一个看着解放军俘虏，排⻓长孟国庆头扭到⼀一边，倔强
地抗衡。⼩小兵低着头。报务员刘毅挣扎着喊“我合作我合作”阿武
按着笑了了笑，⼀一⼝口⽓气喝喝完⾁肉汤。⼜又从锅⾥里里捞了了半缸⾁肉汤和⼀一⼩小团
⾁肉，亲⾃自端到刘毅身边。刘毅伸着脖⼦子，阿武端着饭缸喂着他，
很快就喝喝完，嚼着汤⾥里里的屌⾁肉。刘毅嚼着津津有味。阿武看着其
他两名俘虏偷偷在咽咽着⼝口⽔水，他们饿了了……
阿庆和阿聪看着铁棍上卵卵蛋烤好了了，就招呼⼤大家来吃。阿庆递给
侄⼦子阿⽂文在⼔匕⾸首上插着的⾁肉团，笑着说：“很好吃，还能⻓长身体”
阿⽂文笑着接过去，吹了了吹就是⼀一⼝口，虽然偷着⾁肉⾹香，但是腥味还
是让阿⽂文有些难以下咽咽。“快吃吧”阿庆敦促着，阿⽂文看到叔叔阿
庆⼤大⼝口嚼着⾁肉团，族叔阿勇也在贪婪着吃着铁棍上的⾁肉团。阿⽂文
也不不多想，继续吃。阿武也接过阿庆递过来了了⼀一个⾁肉球，吹了了
吹，咬了了⼀一⼝口，⼀一股⾁肉⾹香夹着腥味飘了了出来。
阿武吃完，⼜又让阿庆把⼀一个⾁肉球切成三份，放在军⽤用餐盒⾥里里，⾛走
到解放军俘虏跟前，⽤用⼔匕⾸首扎着⼀一⼩小块⾁肉送到刘毅嘴边，说：“奖
励给你的”刘毅⼀一⼝口就要下去，使劲嚼着，⽀支⽀支吾吾的说“谢谢谢
谢”阿武⼜又⾛走到⼩小兵跟前，⽤用⽣生硬的汉语说：“张嘴”⼩小兵颤抖着咬
下⼔匕⾸首尖上的那⼀一块卵卵⾁肉。由于⼀一天多没有吃东⻄西，⼜又经过战⽃斗
和过度害怕，⼩小兵已经饥饿难耐，很快就吃下这块⾁肉。阿武看着
⼩小兵咽咽下后⾛走到解放军排⻓长孟国庆的身边。孟国庆坚决扭过头，
表示绝⻝⾷食。阿武笑着说：“放⼼心不不会下毒，我们都吃了了。这个只是
让你活下去的……”看到孟国庆还是很坚决，阿武⼜又坚决的说“只
是让你活着能看到战争结束，好把你⼿手下的兵带回中国”孟国庆听
完，转过头看着阿武了了⼀一会，说了了句句“我吃”就咬下了了那块⾁肉，咀



嚼起来，也咽咽了了下去。“吃完了了，孟排⻓长，你搞告诉我我想知道的
了了吧”阿武坏笑着说。“呸，解放军宁死不不降”“宁死不不降？你就让你
⼿手下的兵去死吗？”“我们现在是战俘，要求享受战俘待遇”“哈哈，
战俘？在我们越南，战俘是由胜利利者决定⽣生死的。说你就活，不不
说你的兵先死”“混蛋，有种冲⽼老老⼦子来，放了了我的⼈人”“放？战俘能提
要求吗”
阿聪喝喝了了那⼀一锅⽤用切下的解放军战⼠士的阴茎熬制的汤，浑身发
热，⾎血液感觉四下乱窜，特别是吃了了串串在铁棍上解放军战⼠士的蛋
蛋，下身⽆无⽐比坚硬⽆无⽐比滚烫。他现在想找个⼈人来发泄。可是这⾥里里
没有⼥女女⼈人。他涨红着脸望着阿勇和阿⽂文。阿庆看到知道阿聪要发
泄，不不想让⼈人碰他侄⼦子，就对阿武喊“武队⻓长，给我们⼀一个解放军
发泄⼀一下”阿武听了了后看了了他们⼀一眼，望着孟国庆说道：“我的⼈人
现在要复仇，你不不说，我就让他们先对你的兵下⼿手”孟国庆急切的
说“混蛋，有种冲⽼老老⼦子来”阿武看到如此情景，就让阿聪和阿勇解
开⼩小兵的绳索，压着⼩小兵往不不远处⼀一个隐蔽的洞洞⼝口⾛走。这个⼩小兵
挣扎着⼤大喊：“排⻓长，排⻓长，救命啊，救命啊”孟排⻓长⼤大喊“放了了
他，冲⽼老老⼦子来”看到这样没⽤用⼜又喊“杨涛不不要屈服，解放军不不投降”
解放军战⼠士杨涛哭着喊：“排⻓长我怕，呜呜，排⻓长你要给我报仇，
把我带回家……带给俺娘……”三⼈人消失在洞洞⼝口
阿武从⼝口袋拿出在解放军身上缴获的烟，点上⼀一根，听着洞洞⾥里里传
出来解放军战⼠士哭喊求饶声。阿武深深的吸了了⼝口烟然后吐出去，
看着孟排⻓长，说道：“要来⼀一⼝口吗？”孟排⻓长看了了看他点点头，阿
武⼜又拿出⼀一根塞在孟排⻓长嘴⾥里里，点上，“把我们解开吧，我们是俘
虏不不会跑”孟排⻓长低声说道。阿武⼀一听，就招呼阿⽊木⼀一起解开孟排
⻓长和解放军战⼠士刘毅的绳索。孟排⻓长⼀一下坐在地上，靠在树⼲干
上，活动⼀一下胳膊，拿着烟，看着阿武，说道：“抽完烟，要杀要
刮冲我来，放过我的兵”阿武抽着烟，看着他，只是说了了句句“抽完
再说”
洞洞⾥里里，阿聪和阿勇将解放军战⼠士杨涛压进⼭山洞洞。这是⼀一个半地下
的溶岩洞洞，阿聪和阿勇将杨涛压到地上，开始扒解放军的裤⼦子，



杨涛拼命抵抗。阿聪和阿勇吃了了蛋蛋、喝喝了了鞭汤浑身正处于⽣生理理
的上升阶段，要进⾏行行释放，特别是对⽅方反抗，更更加极其男性体内
的荷尔蒙的分泌泌。很快解放军杨涛的的军裤被扒下来，内裤也被
扒下来，⿊黑⿊黑⼤大J漏漏了了出来。由于杨涛刚才也吃了了⼀一点蛋蛋，整
个⼤大J硬邦邦挺起来，阿聪和阿勇眼冒绿光，阿聪扑上去，⼀一⼝口
含住杨涛的⼤大J，开始舔。阿勇看到只好抱着杨涛头，亲吻起
来。很快他们把杨涛翻起来，像狗⼀一样跪在地上，阿聪听着⾃自⼰己
的JI'BA从后⾯面捅进去。菊花的撕裂感，刺刺痛着杨涛，“啊，啊”的
哀嚎着，“不不要不不要，拿出来，疼死我了了，不不要 ……饶命……”阿
勇抱着杨涛的头，将⾃自⼰己的⼤大J塞进杨涛的嘴⾥里里。很快出来阿聪
和阿勇舒服的呻吟声。啪啪的⾁肉体撞击声，很快“啊”的两声，传
来阿聪射到杨涛身体；阿勇射进杨涛的嘴⾥里里。⽽而杨涛在吃过的蛋
蛋的刺刺激下，也射了了出来。地上⼀一⼤大滩⽩白⾊色的JING'YE。射完
后，阿勇和阿聪清理理完，把杨涛推倒在⼀一旁，杨涛虚脱了了，倒在
地上，穿着粗⽓气。阿勇提上裤⼦子，往外⾛走。阿聪看了了看地上的解
放军，⼜又扑上去，将解放军⼩小战⼠士压在地上，开始亲吻起杨涛。
同时开始解解放军战⼠士的绑腿。完全解开后，把解放军的军裤脱
下，举起解放军战⼠士的双腿，⼜又把勃起的⼤大J捅进解放军战⼠士的
后庭。这次解放军没有求饶，只是默默的忍受着。杨涛的⼤大J也
在阿聪的搓揉下慢慢变⼤大，杨涛也开始呻吟着。阿聪啪啪的撞击
着身体，双⼿手扶着解放军的双腿，啊，啊的呻吟着。很快年年轻的
解放军战⼠士被⼲干的射出JING'YE落在⾃自⼰己的军装上。阿聪看到这
样的情景刺刺激着，很快就把⾃自⼰己的JING'YE射在杨涛的身体。杨
涛也被⼲干的浑身瘫软躺在地上，不不想动弹。阿聪提起⾃自⼰己穿的解
放军军裤，叉着解放军战⼠士的腋下，拖出洞洞⼝口。
孟国庆看到⾃自⼰己的兵被拖出⼭山洞洞，刚想站起来，就被背后端枪的
阿勇按着坐下来。“放⼼心你的兵没有死，只是……”“只是什什么”“给
我们服务⼀一下”“你们混蛋”阿庆⾛走过来押着刘毅⾛走到杨涛的身边。
阿庆对⾃自⼰己的⼩小侄⼦子说：“今天让你看看解放军的奸淫”阿庆把杨
涛翻身屁股冲上，端着枪⽐比划着让侄⼦子脱下解放军刘毅的军裤。



⼤大家看到喝喝过⼤大J汤和吃过蛋蛋的刘毅⽩白⽩白的⼤大JI'BA勃起贴着肚
⽪皮，阿庆⾛走上前⼀一脚把刘毅踹着跪在杨涛的腿间，扶着刘毅的⼤大
J引导者捅进解放军战⼠士杨涛的后庭。由于后庭⾥里里还有阿聪的
JING'YE，起着润滑作⽤用，没费多⼤大功夫，刘毅把⾃自⼰己的⼤大JI'BA
捅进杨涛的后庭。很快刘毅在身上做起活塞运动。阿庆笑着说：
“看看解放军多淫荡，光天化⽇日下就⼲干着这事。阿⽂文，今天叔就让
你也成为男⼈人”说着⽤用⼿手刺刺激着阿⽂文的⼤大J，很快，阿⽂文的⼤大J硬邦
邦的，拉开拉链，拉出硬挺挺的⼤大J，引导着伸向解放军战⼠士刘
毅的后庭。在叔叔的引导下，很快⼀一杆⼩小“钢枪”捅进刘毅的后
庭。刘毅⼤大喊“啊”的⼀一声。阿⽂文是第⼀一次感受⼈人⽣生最⼤大的快感，
由于年年轻，⾼高潮来得也很快，也更更猛烈烈。不不出⼏几分钟，阿⽂文就交
枪了了，⼀一⼤大股JING'YE射进解放军刘毅的肠壁⾥里里。阿庆看到⾃自⼰己
的侄⼦子射了了，把侄⼦子扶起来，⾃自⼰己开始解开裤⼦子，露露出⾃自⼰己有些
⽼老老和丑陋陋的⼤大J，硬硬的，不不⻓长，捅进刘毅的后庭。由于阿庆年年
纪⼤大了了，时间就⽐比较⻓长，⽽而且⻓长期没有性⽣生活吗，积压了了很久的
欲望在今天，在解放军身上发泄着。经过六七分钟刘毅啊，啊的
⼤大喊，他射了了，射进杨涛的后庭。在这样的刺刺激下，阿庆很快也
射在刘毅的后庭，趴在刘毅身上喘着⽓气。
孟国庆看到这⼀一幕，骂道“⼀一群变态”阿武笑道：“你说还是不不说，
不不说你就看着你的兵被捅死”“滚你妈的，⽼老老⼦子不不向你们投降”阿武
⼀一看，指挥着阿勇、阿⽊木、阿聪把孟国庆吊起来。双⼿手⾼高⾼高的吊
起来，离开地⾯面。阿武⼀一⼿手环抱着孟排⻓长的腰，⼀一⼿手搓揉着孟排
⻓长的⼤大J。孟排⻓长由于吃了了睾丸，再加上部队禁欲和年年轻，孟排
⻓长的⼤大J也坚挺⽆无⽐比。“混蛋，变态，”孟排⻓长骂着也享受着幸福。
阿武解开孟排⻓长的裤⼦子，拉下内裤，孟排⻓长想踢腿，但是被阿武
抱着不不能动弹。阿武看着解放军的⼤大J，很近距离的看着，孟排
⻓长的⼤大J挺起来有19cm，粉红的，粗粗⼤大⼤大，⻳龟头不不⼤大，成圆锥
状。阴茎杆上的⾎血管像蚯蚓⼀一样盘踞着。两个蛋蛋饱满，如同鸡
蛋，紧紧贴在阴茎根部。阿武攥着慢慢的撸动。孟国庆从准备开
始出国战⽃斗就没有任何射精⾏行行为，紧张的战⽃斗都没时间打⻜飞机释



放，积攒很久的JING'YE在这个时候被⼈人刺刺激着，孟国庆感到⾃自
⼰己被戴上幸福的顶端。孟国庆知道⾃自⼰己现在是在越南⼈人的⼿手⾥里里，
但是⽣生理理的巨⼤大刺刺激战胜⼀一切理理性，“死就死吧，让我爽⼀一下”孟
国庆这么想着。阿武开始⻜飞快的撸动，没⼏几下孟国庆就浑身紧
绷，⼤大JI'BA做出连续紧缩喷出⼗十⼏几股⽩白⾊色的JING'YE，射到两三
⽶米外。孟国庆深深地吐了了⼝口⽓气，理理性⼜又占据主体。很快阿武⼜又开
始上下撸动孟排⻓长的阴茎。孟排⻓长⼜又被戴上幸福的云端，闭着
眼，张着嘴，轻微仰头“不不⾏行行了了，不不⾏行行了了，太爽了了”孟排⻓长有射了了
⼀一次，JING'YE如同第⼀一次还有七⼋八股，依然也射到两⽶米外。
阿武⼜又开始第三轮。经过⼗十⼏几分钟，孟排⻓长喷出第三次；休息⼏几
分钟，⼜又开始第四次。孟排⻓长扭动身体，他有些⽀支撑不不住，喊着
“不不不不，不不要了了”阿武乘机说：“只要说了了，就能停下了了”“解放……
军……宁死……不不降”孟排⻓长喘着⽓气说。阿武⽴立⻢马开始第四轮。第
四轮结束，没有休息，阿武开始了了第五轮，不不⾏行行了了孟国庆感到下
体麻⽊木啦，疼痛冲击来了了。周围的越南⼈人围着看，阿武笑着说：
“我的⼈人要看你到底能射⼏几次”。痛苦、屈辱袭来，“说吧，说了了就
解放了了”孟国庆闭着眼，眼泪流出来了了，是痛苦，是屈辱，是失去
坚定信念后的⾃自责。接受过解放军坚持到底的教育，现在也⼟土崩
瓦解了了。“别弄弄了了，饶了了我吧”“愿意说了了？”孟建国点点头。
阿武看了了看，⾃自⼰己其实很想发泄⼀一下，去爆那两个解放军⼩小兵？
阿武不不愿意，因为这样的⼩小兵很多，随时都可以获得，倒是眼前
的这个帅排⻓长是⼀一个很好的尤物。阿武指挥着两个⼈人拖着孟排⻓长
的胳膊拖进⼭山洞洞。杨毅坐在地上抱着腿，看着⾃自⼰己的排⻓长先被射
出四次，⼜又被拖进⼭山洞洞。杨涛光着下身，躺在地上睁⼤大眼睛盯着
⾃自⼰己的排⻓长被强制取精⼜又被拖进⼭山洞洞。
⼭山洞洞⾥里里，阿武看着地上已经失去抵抗的解放军排⻓长，解开⾃自⼰己的
裤⼦子，掏出⾃自⼰己的阴茎，将⻢马眼处流出的前列列腺涂抹在整个⻤鬼头
上，也给解放军排⻓长的后庭涂抹了了⼀一些，就将硬邦邦的⼤大J捅进
解放军排⻓长的后庭。解放军排⻓长只是攥着拳头锤打了了⼏几下地⾯面，
没有发出⼀一声哀嚎。啪啪的巨⼤大撞击声回荡在⼭山洞洞⾥里里，很快阿武



将⼗十⼏几股JING'YE射进解放军排⻓长的后庭。阿武俯下身吻着排⻓长
的脸，解放军排⻓长也没有放抗任凭敌⼈人肆意欺凌。
阿武收拾拾完，拿出从孟排⻓长身上搜出来的地图，摊在孟排⻓长的眼
前“你们的部署是什什么”孟排⻓长看看地图只是伸出⻝⾷食指值了了地图上
⼀一处靠近河边的公路路，说“前⼏几天这是我们⼀一处指挥所，剩下的我
就不不知道，可能都转移了了”“你们执⾏行行完任务返回哪⾥里里？”“返回那处
指挥所”“那是你们团指会所”“好像是。我知道的都说了了，我们是战
俘，你们不不能杀害战俘”“那就看你说的情报价值”
阿武穿戴整⻬齐，押着孟排⻓长除了了⼭山洞洞，看⻅见瘦弱的阿⽂文⼜又在后⾯面
⼲干着刘毅，前⾯面阿庆抱着刘毅的脑袋，操着刘毅的嘴。⽽而阿勇也
坐在那⾥里里让杨涛⼝口交，后⾯面被阿聪疯狂的⼲干着。呻吟声、喘息声
此起彼伏。阿勇很快就⾼高潮使劲压着杨涛的头，让⾃自⼰己的
JING'YE射进刘毅的⻝⾷食道。但是由于太猛，杨涛没有倒过⽓气，⼏几
股JING'YE冲进杨涛的肺部，激炸了了肺，就再⽣生命将失去的时
候，杨涛射出⼗十七岁年年轻⽣生命最后的JING'YE。阿聪也在杨涛的
体内射出了了新的⼀一轮JING'YE。还笑着说：“这次吃了了中国⼈人的⽺羊
鞭，真好，浑身都是劲，还能来⼏几次”阿勇看到杨涛嘴⾥里里流出⾎血眼
睛失神，吓的说，“我们快把他⼲干死了了”阿聪听了了后笑着说：“看来
中国⼈人不不⾏行行啊，这就快被我们⼲干死了了”杨涛年年轻的⽣生命即将终⽌止在
哪⾥里里，下身光着，上身的绿⾊色军装敞开着，倒在那⾥里里。阿聪⽤用脚
将濒死的杨涛推平，让他仰⾯面躺在那⾥里里。“刚刚没吃饱，这⾥里里还有
⼀一根新鲜的狗鞭呢！”说着两脚踩着杨涛的双腿固定住，攥住他还
在射精的肥屌⽤用⼒力力⼀一拔，肥屌瞬间被连根拔起，顿时⾎血流如注，
杨涛喉间发出“嗬嗬”的⽓气⾳音，四肢剧烈烈抖动起来，“还有两个狗蛋
在底下呢，趁着新鲜吃最补了了”，阿聪左⼿手握住尺⻓长的肥屌，右⼿手
探⼊入杨毅⾎血⾁肉模糊的下体，⼀一把撕破囊袋，扯断精索，握住两个
肥硕的卵卵蛋，杨毅疼得浑身颤栗栗，⼀一会⼉儿便便再⽆无⽣生机。
孟排⻓长看到⾃自⼰己的兵被弄弄死了了，发疯了了，⽤用身体撞开押着⾃自⼰己的
阿武，疯了了⼀一样冲过去，从地上拾拾起⼀一块⽊木棒，朝着最近的阿⽊木
狠狠砸了了⼀一下，直接砸到太阳⽳穴，⾎血流出来，死在那⾥里里。⼜又往前



冲，冲到刘毅身前，阿庆抓起⼀一把56式冲锋枪，上⾯面带着刺刺⼑刀，
⼀一下刺刺进孟排⻓长的前胸。巨⼤大的痛苦冲击着孟排⻓长，孟排⻓长抡起
⽊木棍，使出全身⼒力力⽓气给阿庆的脑袋来了了⼀一下，整个脸被砸的变
形，倒在地上。阿⽂文看到⾃自⼰己的叔叔被砸死，趁着孟排⻓长眩晕的
⽚片刻，将粗⽊木棍从下往上⽤用⼒力力⼀一挥。在裆部的刺刺痛下，孟排⻓长顿
时感到天旋地转，直接往后⼀一倒。阿⽂文看到⾃自⼰己叔叔的⼫尸体抱着
⼤大哭。
阿⽂文疯了了，要报仇，拿起枪⽤用刺刺⼑刀⼜又刺刺进刚还被⼲干，现在还撅着
屁股的解放军战⼠士刘毅。刘毅惊恐的⼤大喊：“救命啊，救命啊”阿
武喊着“阿⽂文别动⼿手”但是话⾳音未落，阿⽂文枪上的刺刺⼑刀扎进刘毅的
后⽳穴，整根没⼊入。刘毅双⼿手扶着刺刺⼊入身体的枪，痛苦的喊着“啊。
救命，饶命”巨⼤大的愤怒怒慢慢平复，阿⽂文感到⼀一丝恐惧，他这么近
距离杀⼀一个⼈人，没有了了杀⼈人时的恐惧，反⽽而有了了⼀一种杀⼈人的快
感，但是有感觉的孤独，世上再⽆无亲⼈人了了。忽然想起旁边晕厥的
孟排⻓长，阿⽂文解开孟排⻓长的军裤，扶着刚刚还在⼿手⾥里里喷薄的⼤大
J，右⼿手握住湿润的鸡吧头，顺时针⽤用⼒力力⼀一拧“咔嚓咔嚓”“呃～啊
～～～”⼤大鸡吧瞬间全数折断，缩成⼀一坨，孟排⻓长被痛醒发出惨
叫，“解放军……宁死……不不降……”阿⽂文将他平放在地上，想着
叔叔教的动作，提起孟排⻓长的双脚，对准他的肥硕的上提的卵卵蛋
狠狠⼀一跺脚。“呃！！！啊！！！”两颗卵卵蛋瞬间爆开了了花，成了了
⾁肉泥泥，整个阴囊都被踩爆了了，卵卵⻩黄碎⾁肉溅得到处都是，孟排⻓长被
这爆卵卵之痛激得扯了了伤⼝口，⼤大出⾎血身亡。阿⽂文还犹⾃自不不解⽓气，操
起⼀一把钢枪便便对着孟排⻓长的后⽳穴⼀一阵乱捅，直将其搅得⾎血⾁肉模
糊……
阿⽂文看到就这么⼏几分钟三名解放军俘虏就这么死了了多少有些遗
憾，还没有好好虐待⼀一下，就报销了了。不不过他告诉⾃自⼰己很快⼜又会
有解放军俘虏落到⾃自⼰己的⼿手⾥里里。看到事已⾄至此，阿武指挥阿聪阿
勇，将两名解放军战⼠士的⼫尸体处理理⼀一下，切下没被废掉的肥屌和
卵卵蛋，放到阿聪拿着的军⽤用餐盒。阿⽂文他们要趁新鲜赶紧补⼀一
下，准备明天的战⽃斗……



（全⽂文完）


